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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從 1970年代西西出版《我城》以來，「我城」彷彿成為香港文學與香港認同

的關鍵字，「城籍」的概念也成為香港人在面對曖昧複雜的身份定位時，界定自

己的一種方式。然而，這座不斷變遷中的城市，近年來在政治、經濟、生活等各

方面的改變，使得香港人再也無法迴避「我城該何去何從」這個逐漸浮現在心中

的隱憂；當代香港該如何尋找及建構出屬於這個時代的認同方式？也就成為許多

作家，尤其是成長於 1980、1990年代的新世代亟欲找尋的方向。於此同時，由於

生活空間的愈顯壓縮和緊迫，城市和自然之間的界線相互重疊，當前香港的城市

發展和環境議題、動物議題的關係也愈發糾結而密不可分，在新世代作家的小說

中，動物符號遂明顯較過去更多與更有意識地被使用，許多故事中人與動物的界

線亦顯得曖昧模糊。當代城市與動物究竟該如何或是否能「共生」？小說中城市

與動物符號的連結，又如何訴說 1990年代後的城市變遷與環境破壞，表現出當代

香港作家對「我城」的反思？是本文欲探究的核心問題。因此，本文以三位新世

代作家：韓麗珠、謝曉虹、鄒文律的作品做為討論的起點，藉以理解當代香港城

市空間與自然環境既共生又衝突的複雜圖象，並以此作為探索一座城市的焦慮與

身世之進路。

關鍵詞：香港文學 新世代小說 動物 城市 韓麗珠 謝曉虹 鄒文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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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潔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從 1970年代西西出版《我城》以來，「我城」就成為香港文學與認同的關鍵

字，無論是黃碧雲的「失城」、董啟章的「V 城」，到韓麗珠、謝曉虹的「雙

城」，都召喚了不同的本土想像，以及他們對於「香港是甚麼」此一命題之回應。

然而，從「我城」到「雙城」，當代香港所面臨的城市問題顯然更顯嚴峻，「我

城」該何去何從？當代的香港人又該如何建構出屬於這個時代的自我認同？遂成

為許多作家，尤其是成長於 1980、1990年代的「新世代」1 亟欲找尋的方向。黎

海華在其主編之《香港短篇小說選 2010-2012》當中，就曾經表示：「香港作家眼

底，城中人不論異地回歸的、生於斯長於斯的、移居本埠的，都愈來愈不認識他

1 事實上，對於「新世代」的概念不一而足，本文討論的新世代作家，是以曾選入伍家偉主編：

《寫作好年華：香港新生代作家訪談與導賞》（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 9月）一書

中的三位作家：韓麗珠、謝曉虹、鄒文律為主。該書對新生代作家的選擇標準為：上世紀七十

年代末出生，成長於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出版過至少一部作品。以下略述三位作家簡歷：韓

麗珠為 1978 年生於香港，曾出版《輸水管森林》（1998）、《風箏家族》（2008）、《失去

洞穴》（2005）、《空臉》（2017）等，長篇小說《灰花》（2009）曾獲第三屆紅樓夢文學獎

推薦獎；謝曉虹 1977 年出生於香港，香港科技大學哲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

系博士。現任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助理教授，曾出版《好黑》（香港：青文出版社有限

公司，2003 年；臺北：寶瓶事業文化有限公司，2005 年）、與韓麗珠合著《雙城辭典 1.2》

（2012）；鄒文律 1981 年出生於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哲學博士。現任香港

高等科技教育學院通識教育系助理教授，著有《尋找消失的花園》（2006）、《N 地之旅》

（2010）、《籠子裡的天鵝》（201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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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地方了。」2 對於「消失中的香港」，他們或失落、或感傷、或迷惘、或抱持

著某種愛深責切的寄望，從而開展出結合社會關懷與文學想像，既轉變又承繼自

1970年代以來的「我城」想像與香港認同。

如果說西西《我城》提出的「城籍」觀成為當時香港從認同困惑中重建本土

意識的重要代表，經歷了九七的世紀末香港則如陳智德所言，「顯得傷感和意興

闌珊」3，而這一代的香港本土意識，又確實如梁文道所指陳：「一方面，他們會

非常強調本土性地熱愛香港，但另一方面，他們的愛包含著很強烈的改變香港的

願望，而這個改變是很徹底很根本的改變，因為這樣的改變是建立在之前他認為

『香港是甚麼』這個問題基礎之上的，他們想提出一個完全不同的答案。」4 那

麼，反映在文學作品中，關於香港的想像如何以小說形式敘述，又承載著甚麼樣

的身分認同？就成為有趣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當代香港新世代作家時常藉由動物作為某種城市寓言的載體，

隱喻著城市的命運。易言之，動物在小說中似乎成為回應前述「香港是甚麼」的

方式之一。這或許是因為生活空間的愈顯壓縮和緊迫，城市和自然之間的界線相

互重疊，讓當前香港的城市發展和環境議題、動物議題的關係也愈發糾結而密不

可分。這些新世代作家的小說中，動物符號遂明顯較過去更多也更有意識地被使

用。這些故事彷彿回應著城市的孤獨與疏離，人與動物都必須重新找到存活的方

式，許多故事中人與動物的界線更顯曖昧模糊。當代城市與動物究竟該如何或是

否能「共生」？小說中城市與動物符號的連結，又如何訴說 1990年代後的城市變

遷與環境破壞，並表現出當代香港作家對「我城」的反思？是筆者本文希望思考

的方向。以下將以韓麗珠、謝曉虹、鄒文律三位作家的作品為核心，分為兩個方

向進行討論，先論述當代香港小說中的動物符號如何反應出城市的焦慮，再探究

2 黎海華、馮偉才：《香港短篇小說選 2010-2012》（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

年 6月），頁 i。

3 陳智德：《解體我城：香港文學 1950-2005》（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 7月），

頁 30。

4 嚴飛：《我們的香港：訪談這一代香港文化人》（香港：點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 7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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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動物符號的「越界」是否可能提出某種重省人與動物關係之方向。以此作為

理解當代香港城市空間與自然環境既共生又衝突的複雜圖象，以及探索一座城市

之形象的進路。

二、動物作為理解城市的入口：以動物符號回應城市焦慮

過去的文學作品中若出現動物身影，往往是用以折射人類的個性與命運，動

物脫離了自身的形象與意義，僅作為人類的象徵與代言者而存在，在這些故事當

中，動物看似主角，實則是被「消音」的幻影。但是，當代香港新世代作家筆下

的動物符號，頗能脫離這類刻板化的動物象徵，表現出香港社會在快速變遷下，

人與動物、城市複雜交錯之互動關係。

舉例而言，鄒文律的小說中不時出現鳥類的意象，以籠鳥象徵都市人的苦悶

或局限固然不是甚麼別具新意的概念，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品中反覆對話的

對象，其實是「一個視飛禽為病源而不惜撲殺鳥類的城市」5。換言之，鄒文律小

說中的鳥類意象，回應的是當代城市的人鳥關係，而非只是空洞的符號化「自由」

象徵。飛禽被視為帶來汙染與疾病的病媒源，反映的只是人與動物生活空間重疊

造成的衝突之一。當城市人口密度越高，活動範圍不斷拓展，那條能讓動物安生

人類安心的界線何在？或者該問的是，「城」與「郊」之間真有界線存在嗎？不

只是個弔詭的問題，更是影響當代香港人與動物關係最核心的關鍵。

陳嘉銘在〈香港，就是欠了「動物史」〉一文中，曾以水塘公園一帶馬騮引

起的爭議之例，指出動物史書寫在香港長期被忽視的狀況及重要性。該文源於閱

讀〈其實水塘馬騮救了我和你和全部香港人〉6 一文後，有感於如今惹人厭惡、被

5 危令敦：〈素淨的憂鬱〉，鄒文律：《N 地之旅》（香港：香港 kubrick，2010年 7月），頁

4。

6 VegBo：〈其實水塘馬騮救了我和你和全部香港人〉，HK 港生活（http://hk.ulifestyle.com.hk/

topic/detail.html? id=ABFGD1ozBwJZFANi），2015年 11月 6日發表。(上網檢索日期：2017年

9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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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到處生事並破壞環境的馬騮，原是殖民政府引入作為「生物治理」，用以減

少有毒植物馬錢子落入水塘汙染食水對人體造成危害的結果。但歷史脈絡已然被

遺忘的此刻，牠們遂成為製造困擾的存在。據此，他認為「動物史」實為理解城

市脈絡不可或缺的一環，並以英國社會學者湯瑪斯．凱斯（Thomas Keith）及艾瑞

卡．法吉（Erica Fudge）的作品與概念，提出書寫動物歷史可增進「物種互惠共

存的能力」（interspecies competence）。畢竟，隨著城市的變遷，人與環境及動物

互動的模式也必然發生改變，但若我們對於城市與動物的歷史有更多認識，對於

「闖入」生活場域的各種動物，無論是流浪牛、野豬或海豚，或許也較能體認到

牠們早在許久以前就已在當地生活的事實，從而開啟以不同角度重省人與動物關

係的契機。7 雖然該文所討論與主張的是動物歷史的爬梳，但筆者認為，以文學筆

法處理動物在城市的位置，同樣可以帶來更多人與動物關係的思考，亦值得深入

探究。

事實上，近幾年香港較具指標性的動物新聞，幾乎都與空間重疊下，動物誤

闖「錯誤地點」有關。較為人知的當屬 2014年 8月間，港鐵在明知有狗不慎誤入

軌道的狀況下，僅以幾分鐘時間驅離不果，便重新行駛導致狗被撞死一事，其後

港人為這隻被撞死的狗取名「未雪」，未雪事件也成為香港動物權益運動中的指

標性事件。當時韓麗珠曾為文評論有生命的狗卻被當成異物輾斃，乃是「人和人

之間，人和外界之間的連結愈來愈薄弱」8 造成的現象，此一「連結的斷裂」亦成

為她許多小說作品中的核心關懷。又如張婉雯〈打死一頭野豬〉，描述敘事者

「我」某日在大街上，看見一隻找不到去路的野豬被警察射殺的過程，在野豬黑

毛掩蓋下的細小眼睛裡，原本有著「細小的光芒，像是眼淚又像是尖刺，像牠身

上濕漉漉的堅硬的毛髮」9，但在槍聲響起之後，細小眼睛逐漸黯淡下來；另一方

7 陳嘉銘：〈香港，就是欠了「動物史」〉，立場新聞（https://thestandnews.com/personal/%E9%

A6%99%E6%B8%AF-%E5%B0%B1%E6%98%AF%E6%AC%A0%E4%BA%86-%E5%8B%95%

E7%89%A9%E5%8F%B2/），2015年 12月 11日發表。（上網檢索日期：2017年 1月 8日。）

8 韓麗珠：〈牠們不是異物〉，香港獨立媒體（http://www.inmediahk.net/20140823c），2014年 8

月 23日發表。（上網檢索日期：2017年 1月 8日。）

9 張婉雯：《微塵記》（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7 年 3 月），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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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我」的同學阿稔，在野豬被射殺之後卻再也沒有回到學校，彷彿消失了一

般，原來阿稔精神疾病的父親同樣被警察射殺。野豬與城市邊緣者的處境因而產

生連結，因為他們「同樣是不容於文明社會的弱勢者」10。事實上，野豬闖入「都

市空間」造成恐慌的新聞，這兩年越發頻繁，2016年 12月，一隻年幼的小母豬誤

入停機坪，遭到機管局追撞致死，亦引發社會上激烈的論辯，先不論其中的立論

是非，這些爭議新聞的出現，皆已直接間接顯露出城市空間、人類活動與動物關

係之變化。至於這些創作者的作品，無論像張婉雯般藉以寄託創作者對於動物處

境的關懷，反映近年香港「以文學介入現實」的某種特質；或如韓麗珠具有高度

寓言性質，讓「介入」的方式顯得間接的小說，都同樣映照出人與動物在香港這

座城市生存的困境。

在此，筆者想借用安維真在評論董啟章「V 城系列」的作品時提出的觀點，

他認為 V城系列「不但以城市為書寫對象和內容，也是以城市為認知及理解世界

的定位。所以，我們不應只著眼於書中如何描述城市景觀，而應反過來把城市視

為觀看的方法」11。筆者希望，動物在文學中的作用，可以一如安維真此處所形容

的，城市所能承載的意義。換言之，動物不再只是書寫的對象，牠們本身就是觀

看的方法。以下分別從幾位作家不同的觀看方法，一窺創作者在尋覓與重建「失

落的香港」的過程中，人與自然的關係如何被再次提出，並賦予新的想像與希望。

（一）重新尋找斷裂的連結

在眾多當代香港新生代的作家之中，韓麗珠可說是最能代表以動物作為城市

寓言載體、把動物視為觀看方法此一特色的創作者。她也相當典型地表現出香港

作家在思考自己所生活的這座城市時，幾乎必然出現的失落感。這失落來自於隨

著生活空間越來越緊迫，但人與人之間彷彿更加疏離。綜觀韓麗珠近年之創作，

就可發現她對於城市物理距離與心理距離之變化非常敏感，早期的作品幾乎都與

10 黎海華、馮偉才：《香港短篇小說選 2010-2012》，頁 xii。

11 安維真：〈V城系列總序／為未來而作的考古學〉，董啟章：《地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6月），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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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有關。城市是她生活的地方，是她的日常。她曾在訪談中表示：「我只

是寫我生活地方上的事情。不過，別人看來就會覺得你理解城市，但對我來說就

是我的生活」12，而在這個生活場域中，她所關注的尤其是「那些被忽略和排斥的

人和事，那些被推到邊緣去的一切」13。由此觀之，動物和自然成為她作品中饒富

意味的象徵符號，當不令人意外，因為在當代香港高速發展與變化的過程中，動

物與自然恰恰就是那「被推到邊緣去的一切」。但是，在韓麗珠的小說中，她所

著力描寫的，並非召喚對動物邊緣處境的同情，相反地，動物的命運和人的命運

總是以某種曖昧難明的形式糾結在一起難以區隔，成為當下城市的隱喻。

在她與謝曉虹合著的《雙城辭典》，已能清楚看出動物、城市、人三者的交

錯。〈啞穴〉這篇小說中，她描述了一個「無號碼之城」，這座城市的居民喜歡

論辯，又善於遺忘，其中一群讓渡出自己的聲音、選擇失語的人，則成為專職的

養貓人。城市的居民將貓視為吉祥物和區徽，因為貓瞳孔的倒影或呼叫聲，以及

「貓的姿態和眉目間的暗示」14都是人們辨識自己的方式。看似矛盾的是，在政府

鼓勵養貓的政策下，殺貓者的存在卻也變成城市無聲的默契。尤其「貓隻繁殖遠

比凶徒下手的速度快而且多，（動物福利部）職員只能把僅餘的希望寄託在那些

守口如瓶的養貓人之上，他們撿拾和飼養流浪貓，在合適的時間把牠們無聲無息

地處理」15。因為這個和諧的城市有一個守則：「萬事萬物都有存在的理由，只是

不能太多。」16〈啞穴〉讓愛貓與虐貓、守護與傷害產生了曖昧的類同，貓的存在

映照了人的存在，問題是人並不見得喜愛透過貓眼中看見的那個自己，如同小說

主角「白」，在豢養了一隻畏縮的藍貓之後，逐漸認為「藍貓的存在是對他的譏

諷，他本來並不察覺的、躲在暗處的那怯懦的自己，通過逐漸浮現的片段，慢慢

地具體而鮮活起來」17。貓收納了他不想憶起的自己的形象，於是在進行每年例行

12 伍家偉：《寫作好年華：香港新生代作家訪談與導賞》，頁 24。

13 嚴飛：《我們的香港：訪談這一代香港文化人》，頁 25。

14 韓麗珠：《雙城辭典 1》（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8月），頁 84。

15 同前註，頁 88。

16 同前註，頁 87。

17 同前註，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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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度工作報告時，書寫這些貓的狀況，也就彷彿「在洩漏自己的隱私」18。值得

玩味的是，如果貓作為收納人的倒影與形象的存在，那麼當人們基於數量控制把

貓無聲地處理掉，他們等於同時也在象徵意義上「處理」了自己。換言之，貓的

命運就是人的命運，「不能太多」的法則，同樣適用在人的身上。

但是，〈啞穴〉之中「不能太多」的原則畢竟還帶著某種「萬事萬物都可以

存在」的彈性，到了《失去洞穴》，似乎連這樣的可能性都已消失。〈清洗〉一

文裡，刻劃了一座努力地杜絕所有細菌的城市，儘管多數人也已經忘卻了最初的

理由，但本能讓他們「抗拒塵埃、汙垢、所有黏膩之物、昆蟲，還有在街上胡亂

奔跑的動物」19。於是他們聘請外地的女人徹底的清洗，儘管他們同樣把這群女人

視為汙穢之物，但由於相信「骯髒之物總是互相牽引以致互相消滅的道理」20，外

地的女人們遂承載著整座城的清洗任務，直至她們因抹窗時過於專注而從窗邊掉

落為止。在這樣的一座無菌之城，只剩下眼神憂傷的孩子的視線「沒法自老鼠、

蟑螂、腐壞的食物和濕黏黏的垃圾移開」21，他們不動聲色地抵抗著整個城市的潔

癖，偷偷地「掏出一隻尚餘氣息的老鼠，……以家貓的方式飼養牠」22，於是人們

認為「把病菌迅速散播的，早已不是雞、牛或豬，而是缺乏理性的小孩」23。在

此，動物與人再次產生了隱微的連結，背負著清洗任務的外來者，等同於她們要

消滅的病菌；不願加入無菌行列的兒童，同樣被看待成有如散播病菌的豬或牛。

韓麗珠何以不斷透過小說建立某種人與動物的類比？這個問題或許仍要回到她不

時強調的「連結斷裂」來觀察。如果說「連結」是理解韓麗珠小說的關鍵字，亦

不為過。

在韓麗珠的作品中，空間與時間的緊迫，讓城市產生了各種病徵與令人絕望

的景觀，其中最典型的當屬〈假窗〉中的描述：「窗外令人壓迫的景觀，例如鄰

18 韓麗珠：《雙城辭典 1》，頁 92。

19 韓麗珠：《失去洞穴》（臺北：印刻出版社，2015年 5月），頁 187。

20 同前註，頁 188。

21 同前註，頁 192。

22 同前註，頁 187。

23 同前註，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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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大廈的外牆、回收場的鐵絲網，或鐵絲網內的棄置物，都比密不透風的牆壁更

容易令人絕望，甚至瘋狂。可是，沒有窗的房子也同樣令人難以忍受。」24於是人

們只好製造一些假窗，「在假的窗子內創造比現實更逼真的風景，使那些在入夜

後才回到家裡的人，到了早上，仍然能生出走到外面去的勇氣」25；更重要的是，

只有油彩創造的樹，才能成為（當時）「城市內唯一不會被砍伐的老樹」26，儘管

這會讓許多回巢的鳥兒不慎誤認而撞上冰冷的牆壁，人們仍然可以透過假樹得到

某種安慰，直到這棵假樹所依附的大樓，幾年後因為城市發展被清拆，保護假樹

的行動也就如同過去所有保護真樹的行動一般，注定以失敗告終。27

綜觀《失去洞穴》全書，每篇故事都回應著城市中人的孤獨與疏離，無論是

填海、令人壓迫的城市景觀、垃圾回收場、鼠疫、房價不斷上升的大樓、寵物店

格子箱中的動物、城市內無法打開的門、外地進口的女人，都指向了當前香港的

生存處境，人與動物似乎都必須重新找到在這個世界存活的方式。但在這個過於

喧囂的城市，人反而彷彿落入了失語的處境，難以建立連結，不只是人與人之間

的，也是人和自己的連結：「在城市當中我們和自己的關係、自己的心、感覺都

很遠，因為我們跟自己的連結，沒有連結的很好，所以對於自然、其他的動物、

其他的大樹、海洋環境、農田，都失去了連結，所以我們沒辦法去感受到人以外

的那些生物的權利。」28於是我們不難發現韓麗珠筆下的這些主角，其實是一個個

城市中畸零者的身影，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試著以各自的方式去重建連結：〈清

洗〉中的阿裂將每一頭老鼠都起了不同的名字，那些名字全都是他已過世的外婆

和弟弟的名字的變化，當每一隻老鼠沒了氣息，他便「把一個又一個瑪麗安和阿

火的遺體，埋在露台的盆栽內那濕潤的泥土裡。那裡，植物正在欣欣向榮地生

長」29。透過宛如符號化的儀式，瑪麗安與阿火一再死去，卻也不斷重生；「木」

24 韓麗珠：《失去洞穴》，頁 140。

25 同前註。

26 同前註，頁 143。

27 同前註，頁 144。

28 黃宗潔：〈消失的連結：韓麗珠訪談〉，《字花》第 67期（2017年 6月），頁 132-135。

29 韓麗珠：《失去洞穴》，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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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繪的假窗則讓只剩下牆面的密閉建築，重新誕生與風景連結的假象，畢竟「虛

假和真實同樣通過創造而來」30；當真實與虛構界線模糊，假不只得以亂真，亦可

提供真實的撫慰。一如〈回家〉當中的生產線女工，將未通過品質檢驗的絨毛娃

娃當成真實的寵物，不時與它們說話，一同吃飯睡覺，天冷了還會為這些殘缺的

娃娃打一件毛衣，因為對她們來說，「毛偶並不是毫無生命的東西，它們已被帶

到世上來，作為生產者，我們必得負起照顧它們的責任」。31

有趣的是，當生命被當成要消滅的對象，成為不容於城市文明的異物，韓麗

珠在小說中無疑提供了一種「逆向思考」的方向，那就是，我們必須回頭建立與

死物的連結，因為能建立連結的，必然是情感仍未死滅之人。但前提是，我們要

具有能將死物當成活物的能力。〈假窗〉當中「木」與「白」的故事，或許最能

凸顯這樣的隱喻：「白」覺得對方因為耽溺於畫假窗，最終愛上了窗子，眼裡只

剩下無數的窗子。但醫生卻告訴他：「能愛就是血液循環良好，精神飽滿的證據。

愛上窗子是好的，愛上流水也是好的，愛上一盞燈是好的，要是愛上的是一張沙

發，不消說，也是好的。」32一度絕望的白，最後向木提議重新建立彼此的關係，

透過「豢養一根線」的方式，在兩人之間豢養一根既連結彼此，又不造成牽絆的

線。如何才能栽種出這樣的線呢？他說：「也許，要把沒有生命的線，當成活的

那樣飼養才行。」33小說的最後，白在木離開的房間裡，發現了一株小小的藤蔓，

長著白色的小花，從窗前一路向著遠方延伸。這極具象徵性的場景所延伸的終點，

或許也就是韓麗珠城市書寫的核心：「連結」之必要。如果我們失去了連結人與

人、與樹、與海、與貓、與窗子、甚至與老鼠或絨毛娃娃的連結，我們最終失去

的，其實是愛的能力，感受的能力。

30 韓麗珠：《失去洞穴》，頁 141。

31 同前註，頁 260。

32 同前註，頁 148。

33 同前註，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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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的失憶與自然的失落

韓麗珠曾說：「在書寫中，貓是一種隱喻或手段，一個書寫的管道，許多秘

密或不知如何啟齒的暗號，我嘗試通過貓作為入口，寫出種種還未成形的語

言。」34與她合寫《雙城辭典》的謝曉虹，同樣喜以貓為隱喻。她的小說〈黑貓城

市〉一開場就是各種殘酷的「貓大屠殺」畫面，而原因正出在「在記憶開始消逝

的時候，人們潛意識裏都有殺貓的衝動。K 城裡的貓特別多，黑色，像人們偶爾

遺失了的影子」35，據此葉輝指出：「那麼，讀者有理由相信，被殺的也可能是人

們剩餘的記憶，或偶爾遺失了的影子。」36整篇小說圍繞在失憶這個主題，人們試

圖重構自己經歷的過去，但無論自己的大腦或外在的環境，都失去了按圖索驥的

線索，畢竟「城市的變化那樣大，誰也說不準哪裡才是可以供他們憑弔逝去歲月

的舊地」37。而被殺的動物與「被殺的記憶」所隱然產生的連結，也就折射出城市

的失憶與自然的失落之間，某種一體兩面的「對倒」關係（借用劉以鬯知名小說

《對倒》的概念）。

謝曉虹筆下這座失憶的城市，讀者想必並不陌生，因為無論它以甚麼符號甚

麼名稱出現，幾乎都可以在其他香港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互文的可能，失憶與失落，

是「香港」這座城市的文學版，最核心的特徵。黑貓城市如此，鄒文律的 I 城亦

然。在失憶城市中選擇記憶的人，注定因記憶而抑鬱，甚至被視為捏造謊言的人，

一如敘事者祖母的愛情與記憶，都失落在城市的變化裡：

「石水渠街在一個很遙遠很遙遠的地方，就像一個被取消了的車站，遙遠

34 袁兆昌：〈星期日文學：韓麗珠在寫〉，明報新聞網（http://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

web_tc/article/20160228/s00005/1456595983861），2016 年 2 月 28 日發表。（上網檢索日期：

2017 年 1 月 8 日。）

35 謝曉虹：《好黑》（臺北：寶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 年 11月），頁 138。

36 葉輝：〈點竄黑甜鄉—讀謝曉虹小說集《好黑》〉，《文學世紀》第33期（2003年12月），

頁 43。

37 謝曉虹：《好黑》，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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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無法到達。我還記得那裡的野薑花，每次和你們的祖父約會，他都會給

我帶來一束石水渠街的野薑花。」……我開始把祖母的故事轉述給父親、

母親、老師和同學們，他們都說沒聽過那些甚麼「喜帖街」、灣仔街市，

老師更叮囑我別在班上散播謠言。我嘗試到圖書館運用電腦書庫來尋找相

關的資料，但甚麼也沒有找到。我感到很沮喪，為老年人常常編織騙人的

故事而義憤填膺。38

值得注意的是，祖母記憶中的街道與花香，不只失落在城市的破壞與後人的敘述

中，而是徹底地從城市歷史中被取消，因此敘事者連相關資料都找不到。換言之，

這座城市真正讓人心驚的，不在於變化與消失，而在於生活在其中的人，其實不

知道甚至不在意變化與消失。

因此我們會看到，〈火豚骨〉中的Ⅰ城居民，對於曾被視為吉祥物的火豚因

填海而消失毫無所覺，因為「牠的形象繼續被製成大量精品玩具分銷世界各地。Ⅰ

城在申辦某些國際運動會時，仍會以火豚為吉祥物」39，「沒有了火豚的 I城，日

子依舊」40。就算偶有懷疑這一切價值觀的人出現，質疑為何大家一方面把火豚當

成 I城的象徵，另方面卻又「滿不在乎地把牠們趨離Ⅰ城」，這些人多半也只能如

同敘事者一般，因為「想到複雜問題時都會頭痛，所以大家都習慣別想太多」41。

習慣不去想太多的城市居民，對於殺戮易名為「疾病預防與控制」自然也是不會

想太多的。於是〈琴弓拉出的鳥〉當中，出現了一場以教育為名的「鳥大屠殺」：

「『當你把目標擊昏後，便要用漂白水把牠殺死。』王老師若無其事地打開一個

黑色垃圾膠袋，把鳥籠和綠繡眼丟進去，再倒進一整瓶漂白水。……『把袋口綑

好，再用力搖二十下。』……綠繡眼的叫聲漸趨斷續和微弱。」42經過二十分鐘的

38 鄒文律：《N地之旅》，頁 127。

39 同前註，頁 139。

40 同前註，頁 146。

41 同前註。

42 同前註，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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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亂，雀鳥被撲殺一空。但值得留意的是，相對於「若無其事」的王老師，有同

學在顫抖地把畫眉放進膠袋後，跪倒地上哭泣；更有一位無法適應多語學習模式

而精神失常的「白髮同學」被刺激而發病。白髮同學宣佈：「你們正在進行殺死

我的練習。」至此，鄒文律的鳥大屠殺與謝曉虹的貓大屠殺，甚至韓麗珠的作品

之間，隱然產生了某種互文性。被殺的既是貓也是人，既是鳥也是人；而當僅存

的記憶也都被消滅，小說的主角因為「和白髮同學沒有交情，她也想不起白髮同

學的真實名字，遂無法悲哀起來」43，自然也不令人意外了。失去了記憶，同情與

共感的可能亦付闕如。當仍會跪倒哭泣的學生逐漸成長為若無其事的大人，我們

便能理解韓麗珠小說中念茲在茲的「連結斷裂」的後果。一座失憶的城市，終將

成為一座無所感的城市，當人與城市失去感受和記憶的能力，鳥的命運、貓的處

境或「火豚」的失去蹤影，都不會再被在意。

因此，我們不難發現，上述幾位作家的作品中，總會出現一些寧願抑鬱也不

願溫順地接受城市生存邏輯的記憶者，這一點在〈N 地之旅〉中表達得更直白，

鄒文律刻意營造來作為 I 城對比的 N 地表面上看起來是個「水清沙幼而且生活無

憂」44的地方，其實這個表面上的烏托邦維持美好的方式，是建立在每天晚上的睡

眠時間，把所有人的記憶透過中央電腦取消掉。敘事者遇見的白髮老人，卻寧可

在街燈下吃力地寫下每天的經驗來維繫記憶。敘事者好奇地問他，你這麼做會快

樂嗎？「一點都不快樂」，他說。但是「我已經很老了，不能連記憶都失去」45。

這些背離了城市軌跡的零餘者，固然都是邊緣的甚至患病的個體（例如仍記得石

水渠街野薑花香的祖母，就得了「過去幻想抑鬱症」），但如同楊佳嫻所指出的：

「這些病正意味著他們缺少了某些東西，在眼前的世界不能獲取他們真實的願望。

而其他可以無視於這些匱乏，繼續生活的人，會不會，其實才是有病的呢？」46記

憶的意義不只在於抵抗遺忘，也在於「記憶裏有時間，有空間，有文化—人們

43 鄒文律：《N地之旅》，頁 171。

44 同前註，頁 85。

45 同前註，頁 91。

46 楊佳嫻：〈愛的烏何有鄉：讀鄒文律《N地之旅》〉，同前註，頁 17。



244

淡江中文學報 第三十七期

的認同得以深紮的土壤。記憶使我城的面貌不限於當下，還延伸到過去與未

來」47。一座沒有過去的城市，未來也將無所依附。到最後，在城市生活的人們終

將只能吞吐著空洞的呼吸，就像謝曉虹《雙城辭典》中所描繪的一幅幅畫面：名

為愛河公園的地方既沒有河流也沒有魚，只有一輛輛貨車運載著密封河水腥臭味

的魚罐頭在筆直的馬路上往返48；「一輛飛機在低空裡飛過了以後，天空裡便甚麼

都沒有，空空的像一個被刨出了眼珠的洞」，而展翅的鳥只剩下商場天花板上的

靜止形象 49，一切都指向城市與自然荒涼的末世圖景。

三、動物符號的越界：重省人與自然互動模式

上述的討論或許不免讓人懷疑，難道幾位作者的目的，只是為了呈現出各種

末世的圖象，來表達荒涼與絕望嗎？事實不然。他們一如自身作品中那些不願拋

棄記憶的角色，傳達出某種既是寓言也可說是預言的，人與城市、人與自然互動

模式的變異關係。這些充滿象徵意味的小說，其實在在隱喻著前述自然與動物被

視為城市越界者的情況，易言之，這是以概念的越界回應空間的越界。

值得思考的是，「越界」的概念乃是在界線穩固的想像下所產生，但如果這

界線一開始就是模糊的呢？誠如近年人文地理學所不斷強調的重點，自然與文明

的界線本就浮動。而這樣的概念其實亦非晚近的產物，吳明益在《浮光》一書中，

就曾引 1844-1846年間福克斯．塔爾博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的《自然之

筆》（The Pencil of Nature）一書，提出他對於「自然」定義的深思。這本名為

「自然之筆」的攝影作品集，其中的景象卻「並不涉及較嚴格定義的野地：它們

或者是來自中國的雜貨、巴黎的林蔭大道或是旋轉廣場等等。這一切（包括人類

所創造出的風景）也算是『自然的手印』嗎」50？如果將人類收納在廣義的自然之

47 楊佳嫻：〈愛的烏何有鄉：讀鄒文律《N地之旅》〉，《N地之旅》，頁 17。

48 謝曉虹：《雙城辭典 2》（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8月），頁 123。

49 同前註，頁 112。

50 吳明益：《浮光》（臺北：新經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1月），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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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那麼包括人類創造的城市文明，理應一同被視為「自然的手印」。然而今天

的狀況恰好相反，人類將一切視為文明的手印，可以任意選擇將不合己意的舊自

然排除在外，但當城市的心逐漸遠離自然，人們並沒有尋來想望中的美麗新世界，

相反地，人與動物注定糾結和重疊的生活空間，並非將其他生物排除到邊界之外

就可以解決。而當人與自己、人與自然的連結全都斷裂之後，世界會是甚麼樣貌？

這正是前述新世代香港小說中反覆思考的問題。

何謂以概念的越界回應空間的越界？可從這些小說不約而同出現了大量人與

動物、機器、物件之間界線模糊的情節進行觀察：鄒文律小說〈柯貝利亞的洋娃

娃〉寫的是幫人代言的智能玩偶；謝曉虹和韓麗珠的《雙城辭典》則展示了更多

元的混雜可能：嬰孩被取名為「皮球一號」當成寵物販賣 51；有些人選擇和木偶共

度餘生 52；有些則為了抵抗無所不在的假貨、假文化，選擇在肚腹內栽種會「切切

實實存在」的木棉花、粟米或葡萄 53……至於曾經將氣息奄奄的老鼠捧在手上的阿

裂，長大之後一度遺失了那個曾經寵愛老鼠的自己，直到他被一則老鼠已經全面

被獵殺的新聞喚醒，在睡意朦朧間，他想起的卻是過去曾經進行的遊戲：默想一

個自己渴望扮演的對象進行角色扮演，而那個遊戲，是從一隻快要斷氣的老鼠開

始。54

上述小說中的曖昧界線，乍看之下或許不免令人直接聯想到學者哈洛威（Don-

na Haraway）知名的賽伯格（cyborg）概念，人和機器、自然、物件之間成為混生

的狀態。韓麗珠小說〈飄馬〉中那隻不斷變大，說著睿智話語的貓「飄馬」，彷

彿與某些神話動物遙相呼應；人與動物的類同則又可能指向李育霖在《擬造新地

球：當代臺灣自然書寫》一書所提出的「新野蠻主義」的想像藍圖。他援引瓜達

希「野蠻內爆」（barbaric implosion）的概念：

51 謝曉虹：《雙城辭典 2》，頁 95-100。

52 韓麗珠：《雙城辭典 1》，頁 11-21。

53 同前註，頁 155-181。

54 韓麗珠：《失去洞穴》，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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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對瓜達希而言，生態智慧描圖的目的在於生產並創造新的組配，那麼

我們需要一種新的野蠻主義。……這一新野蠻主義銘刻了生態智慧描圖，

同樣反映在其他當代臺灣自然作家的書寫中，其中最重要的特徵便是流變

動物。作家們的書寫都開始於昆蟲或動物，並持續為動物所糾纏。……然

而作家們流變動物，並非變成動物或模仿動物的行為與習性，甚或想像或

幻想自己變成描寫的動物。相反地，流變動物意味著作家與動物之間形構

了奇怪的同盟，一條流變的路線穿透彼此，兩者的有機體形式與界線已無

法明白區辨。55

尤其此種「作家與動物之間形構的同盟關係」，在前述三位作家的小說中似乎都

有跡可循，「流變暗示著一個與昆蟲、動物甚至其他物事組配形構的主體形式與

樣態」56，超越了人與自然的單純「互動」，遂提示出新的「感知經驗與身體狀

態」57之可能。但這幾位作家所描繪的人與動物界線模糊之景觀，與上述三種狀況

皆有著幽微的差異。這些小說所指向的，究竟是「混種認同」的可能，還是以賽

伯格或流變動物的形式包裝焦慮與失落？當創作者紛紛選擇以動物符號回應作家

對香港的感傷與焦慮時，「動物是甚麼」這個命題會否因為「香港是甚麼」這個

核心關懷，反倒成為更加疏離空洞的符號與形象？乃是本節想要釐清之概念。

首先，筆者認為韓麗珠小說中的魔幻色彩，並非企圖指向重現神話的信仰體

系。58神話中的動物形象，反映的是初民與自然的關係，恐懼與崇拜兼而有之，與

55 李育霖：《擬造新地球：當代臺灣自然書寫》（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年 2

月），頁 249。粗黑體為筆者所加。

56 同前註，頁 250。

57 同前註，頁 252。

58 事實上，當代若干小說創作，確實透過神話元素與妖異符號的置入，或者寄託自然環境遭到破

壞、信仰失落的感懷或批判；或是呈顯出某種近似鄉愁的，對於人與環境關係曾經可以包容更

多生命樣態可能性的描繪，如連明偉《青蚨子》、邱常婷《怪物之鄉》等。但韓麗珠作品的調

性與核心關懷，與此皆有所差異，她對於神話思維的信仰體系，既無太多懷舊式的傷感，對現

實的批判也並非要指向重返信仰體系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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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說那樣的混種是某種越界，不如說那本來就是個混沌的，界線不明的世界。在

泛靈信仰仍然主導著思維模式的年代，人們畫出的界線與其說是人和其他物種之

間，不如說是人畫出自己認知能抵達的範疇，但對於範疇之外的事物，並不懷抱

著敵意。59但是，韓麗珠筆下的「飄馬」儘管在故事的最後帶著敘事者飛行，整篇

小說卻非再現神話思維，或重返泛靈信仰將神話生物視為某種「日常」的價值觀，

飄馬之所以飛翔是因為不斷膨脹的牠需要尋找一個「沒有人害怕和獵殺龐大動物

的地方」60。於此我們可以看出韓麗珠小說在各種變形與怪誕的符號背後，其實在

在指向非常現實的當下處境。如陳志華所指出，這些「看來魔幻又奇異的空間拼

合起來，裡面流動的情感仍是源自這個常以都、城自稱的『看不見的城市』」61。

魔幻的背後，指涉的仍是真實。

另一方面，細究這些文本中的人／物之間的界線流動，亦會發現其本質與前

述賽伯格或流變動物的觀點，仍有所不同。在哈洛威的理論中，人與動物乃至機

器在形成組配之際，將會相互適應、共同演化，因此她眼中的賽伯格，是具有積

極性與抵抗意義的。張君玫就曾指出，以哈洛威的觀點來看：「當代科技的作為

與其說是將一切『去自然化』（denaturalize），不如說是以其特殊的方式生產了

自然（a particular production of nature），……她念茲在茲的賽伯格政治或怪物政

治，乃是一種聯合跨界異質性以形成更大反對力量的政治。」62若以此作為觀察三

位作家作品的方向，將會發現，表面上看來這些作品似乎亦朝向一種「跨界異質

59 此一想法援引自唐諾談論《左傳》的《眼前》一書，書中分析「子不語怪力亂神」，他認為不

語並非不信，而是不談論，因為那是超越人類認知理解的範疇。書中主張子產和孔子一樣，皆

在人的世界與鬼神的世界之間畫出了界線，也就是人的認知能抵達的最終那條線，鬼神在界線

之外，但他們不好奇也不抵抗。因此某次傳出兩龍相鬥的奇觀，子產的反應是：「我們人在這

邊天天打成一團也沒有龍來看，龍打架我們何必去看？」對於龍這種神話生物的存在，其態度

與對待其他生物無異。見唐諾：《眼前》（臺北：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5

年 10月），頁 105。

60 韓麗珠：《失去洞穴》，頁 125。

61 陳志華：〈城與辭典〉，謝曉虹：《雙城辭典 2》，頁 8。

62 張君玫：《後殖民的賽伯格：哈洛威和史碧華克的批判書寫》（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2016 年 7 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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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形成反對力量」的路徑，但相較於以較正面的態度看待科技與基因工程的哈

洛威，這類作品毋寧更傾向某種憂慮科技發展的態度，試看鄒文律《N 地之旅》

中，人類科技打造出的智慧之城看似能提供各種可能性，包括透過破解記憶之謎

的方程式，修改人類的記憶，通往「美麗的新時代」63，但他的每一篇小說，也總

有用盡各種科技與反科技方式來進行抵抗的人們，包括前述在街燈下書寫的老人，

或是〈Alice & Ellice〉中，借助科技的力量把隱密的記憶藏在另一個程式中的 J。

儘管這不免令人懷疑：「將精神的內蕊託付於外在空間，是否本身就是一種天

真？」64 但此種天真的抵抗，反倒更凸顯出作者某種反科技的傾向。

換言之，這些作品中的曖昧性不完全是透過賽伯格式的基因混種，而較接近

以某種科技悲觀或反科技的立場，揭露出追求科技文明的種種異象。人與動物之

間的類同，許多時候乃是建立在某種類似的對待方式上。謝曉虹的〈吞吐〉，以

「兒子被吃掉的消息在下午三點三刻傳來」65此一驚悚的消息開場，而這座城市的

生活日常，是人們若無其事地吞食加了不知名成分的熊肉罐頭，新聞照片中，饑

餓的熊在搜索城市廢棄的垃圾桶，遠方的熊站在薄冰上雙腳顫抖 66，熊吞食另一頭

熊，人們再吞食吞食熊的熊……，城市吞吐的漩渦，終將把一切捲入，包括人類

自己。因此，熊的命運就是人的命運，如同前文所分析過的貓與鳥的處境。韓麗

珠的〈隔離〉，更直指「異類」與「同類」乃是一體兩面的事實，這個虛構的二

十二城其中一條法律，就是要隔離同類：「因為他們相信，一切能引起災禍的事

物，其實都是自己，或自己的一部分。」67同樣的，隔離異類也是其中一條法律，

因為「他們認為異類往往會傳播憎惡或仇恨」68，這座被烏鴉攻擊的城市，後來從

殺光烏鴉，進而推論到「只有把帶著傷而失去生產力的人，跟烏鴉一同滅絕，城

63 鄒文律：《N地之旅》，頁 41。

64 楊佳嫻：〈愛的烏何有鄉：讀鄒文律《N地之旅》〉，同前註，頁 17。

65 謝曉虹：《雙城辭典 2》，頁 13。

66 同前註，頁 16-18。

67 韓麗珠：《雙城辭典 1》，頁 110。

68 同前註，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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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才有恢復活力的可能」69，或許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動物的遭遇就是人的遭遇，

動物的現在就是人的未來。但這不免令人懷疑，這樣的推論是否太過類似「今日

香港，明日台灣」、「今日虐貓，明日殺人」的直線推論，顯得過於簡化也缺乏

邏輯上的必然性？但事實上，儘管這類小說不全然透過賽伯格式的跨界來展現人

與自然、機器之間的模糊性，以及共同演化的力量，他們也絕非只想表達某種末

世的哀戚。

基本上，在本文所討論的三位作者之中，韓麗珠小說裡的多元性是最豐富的，

她所展示的跨界性也格外值得注意。若以前述幾種混種的概念來觀察，其實韓麗

珠作品更接近於德勒茲流變動物的概念，她的作品中展現了「身體裡有自然」的

各種可能，包括前述〈 房〉一文中，人們忙著在肚腹內栽種粟米、葡萄與胚胎，

諷刺的是，最後他們發現敘事者孕育的竟然只是身體內原本就成熟的腫瘤，腫瘤

被割除後的敘事者，卻在該將這肉瘤埋進土裡、當成假貨的原料、當成沒有生命

的貓來飼養，還是做成一道菜肴的選項之間，陷入了深思。70值得注意的是，這四

個選項分別指向了身體與土壤、文明、動物、食物的關係，無論是哪一種選擇，

都回應了某種「有機體形式與界線的無法區辨」。如同《失去洞穴》書末那充滿

寓言意味的後記〈失去是為了失去失去本身〉，F向「我」說的故事：遺失了心的

X，帶著背包到森林裡尋找，在白色的鹿、冬眠醒轉的熊等各種動物的幫助下來到

森林的中央，但在雜亂野草中的心，看起來卻是「一塊平平無奇的石頭」71。無論

是「房子其實在人的內裡，而並非人的外面」72的感觸，或人心如同森林中一顆平

凡石頭的隱喻，其實也都展示了此種跨界的流變性。

由此可以看出，德勒茲「共同化成」（becoming with）的概念，雖然被哈洛

威批評為「完全不把『實際的動物』放在眼裡，他們所說的化成動物、化成女人，

並未正視活生生的動物或女人」73，但德勒茲和瓜達里引用了生物學家于庫爾的觀

69 韓麗珠：《雙城辭典 1》，頁 123。

70 同前註，頁 180-181。

71 韓麗珠：《失去洞穴》，頁 282-286。

72 同前註，頁 283。

73 張君玫：《後殖民的賽伯格：哈洛威和史碧華克的批判書寫》，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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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將環境（Umwelt）理解為『可感的』（the perceptible）世界，而物種，包

括人、動物與其他有機體，則被此一環境所包圍」，「無生物的屬性同樣對位地

介入了生物的構成」74等主張。也就是既強調生物主觀知覺體驗的差異，同時也納

入無生物的介入，與強調人與其他有機體仍共享同一個主觀知覺外的客觀世界之

看法，對於閱讀韓麗珠等當代香港新生代作家的小說而言，確實提供了一種理解

的進路。

另一方面，哈洛威批評德勒茲沒有把實際動物放在眼裡，但她自己的論述其

實也常受到動物權倡議者的批評，認為她「似乎太熱愛跨界，並且太支持所謂『非

人類行動者』的主體性，以致對人類社會中的動物受苦現象，往往抱持一種界線

流動因此誰也沒有絕對責任的立場」75。這其實也提醒了我們，當所謂的流變或跨

界，被視為一種存在的常態與作者藉以寄託社會現實批判的策略時，「動物是甚

麼」這個命題，會否反被稀釋在含混的象徵符碼之中，只是被集體消費的書寫對

象，而成為更加疏離空洞的存在？確實是個書寫者與評論者都必須認真思考的隱

憂。76

無論如何，哈洛威談論連結的若干想法，仍相當值得參考，尤其是她對於連

結的多樣化模式之看法：「存在，就是一種連結，而且是不斷變換模式、交錯延

伸並受制於種種惡質符號條件的連結。」77 此一「存在本身就是一種連結」的態

度，毋寧對於韓麗珠念茲在茲的連結斷裂，提出了某種觀看的角度。對哈洛威而

言，「我們的存在過程本身正在見證與體驗一種跨界的抵抗辯證」78，透過這些香

港新世代小說家的作品，他們在寫作時固然並非有意與德勒茲或哈洛威的理論進

行對話，但其中無可忽略的大量隱喻與概念上的跨界描繪，的確也實踐了當代香

港文學的某種「跨界的抵抗辯證」。

74 李育霖：《擬造新地球：當代臺灣自然書寫》，頁 73-75。

75 張君玫：《後殖民的賽伯格：哈洛威和史碧華克的批判書寫》，頁 38。

76 本觀點感謝審查人提醒。

77 張君玫：《後殖民的賽伯格：哈洛威和史碧華克的批判書寫》，頁 109。

78 同前註，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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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本文以韓麗珠、謝曉虹、鄒文律三位當代香港新世代作家的小說為核心，探

討其中的動物符號如何回應了某種城市的焦慮，從而看出，雖然以動物為隱喻，

不見得是基於作家本人對動物的愛好或關心，但以小說的層面觀之，動物在表現

當代香港快速變遷的層面上而言，確實具有重要的指標意義。透過這些看似怪誕

的動物符號與小說情節，不只折射出當代香港城市空間與自然環境既共生又衝突

的複雜圖象，也訴說著一座城市的焦慮與身世。這些故事固然是由香港特殊歷史

文化與社會現實下所產生的思考，卻也同時指涉著所有城市發展過程中的某種普

遍命運。無論是《雙城辭典》中那一座座「香港版看不見的城市」，或鄒文律筆

下一體兩面的 I 城與 N 地，都提供了更多元的，思考人與城市未來的途徑，它們

不只為一座城市的變化留下了記憶，更是對當代城市追求高速發展可能面臨的代

價之提醒。城市改變得太快，面對人與城市的集體失憶，或許也只能以文字與述

說，留下抵抗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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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My City” by Xixi in the 1970s, “My City” has become a

keyword for Hong Kong literature and identity issues. Facing the instability and

ambiguity of identities, Hong Kong people tend to define themselves as “residents of

Hong Kong the city” so as to find a way out of this thorny problem. However, rapid

changes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domains strongly impact their daily life, and the

urban problems faced by contemporary Hong Kong become more difficult. What should

“My City” do? How should contemporary Hong Kong people establish their self-

identity? All these have thus become the directions eagerly pursued by “new generation”

writers, especially those who grew up in the 80s and 90s. Meanwhile, as the living spaces

become more and more compressed and packed, and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he city and

nature overlap each other, the relations among current urba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animal issues also become more tangled and inseparable. In the novels by new

generation writers, animal images were used more frequently and consciously than in the

past. In their storie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human and animals are so blurred and

ambiguous that we cannot but wonder how/whether they can co-exist harmoniously.

Through examining the connection of the city and animal symbols in novels by Hon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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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u, Ze Hiu-hong, and ChauMan-lut, this paper expects to show how these contemporary

Hong Kong writers represent the urban changes and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to reveal

their reflection upon “My City.” Hopefully, this paper will thus depict a more complete

portrait of how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urban spaces of modern Hong Kong are

co-existing and conflicting simultaneously, and thereby point to the anxiety and destiny

of this city.

Keywords: Hong Kong literature, “New Generation”, Animals, City, Hon Lai-zyu, Ze

Hiu-hong, Chau Man-lut


